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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笔墨沟通世界
——谈梅国云的“字相”艺术

□童振诗

梅国云对我来说是长者。长者为尊，这个尊不是
身份尊贵，而是他为人、为文、为艺都值得尊敬。触及
他的作品，会有一种“触礁”的感觉，会陷落于其用笔
墨构筑的意境世界当中。他的笔墨作品，总会让人省
思文字意象之外的人间百态世象。可以这么说，他的
作品不止于审美、不耽于意境、不囿于哲辩，而是一种
接地气的、在场的叙事创作。他的作品和我们所处的
世界及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非苍白、空洞的。他
所构筑的艺境来自思想的“黑洞”，是有话要说、有所
指的。他的作品看起来似为“常”，却又“非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梅国云的作品所使用的媒
介，与一般传统山水画和书法的媒介是一致的，都是
笔墨纸砚，都是基于汉字形体的象形来进行创作。所
以很多人把他的创作称为书法作品——这为“常”。但
我个人无法这样去述说他的作品，也无法把他的这些
笔墨作品简单称为书法。

传统的书法自有其法度，几千年来经过总结归
纳，已经形成了自己内部的一套话语体系。传统书法
每一笔、每一划的停顿转折、力量轻重、字与字之间的
空间布局，都各有其度，有其成熟的审美标准。书法用
点画线条来体现它无限的表现力，由于点线本身极度
抽象，因此我们只能从力量、节奏、空间去感知创作者
内在的精神气象。这类艺术作品属于“内宇宙”的暴
发，是内敛的、不及物的，它存在于审美维度，用高超
的技艺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欣赏它，只能游于艺，
不能外于世，它展现的是个人的意象，无法走出意象
之外，与人世发生关系。如前人黄庭坚的书法，优游不
迫、穿插有法，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超越。他写字时从
不以工拙为计较，看世间万缘，都如“蚊蚋聚散”。字臻
至此，人世此时不再与他建立直接的关系，只是他眼
中的景。而在复杂化的社会面前，这样的艺术总是让
人感到小小的遗憾。它跟我们是有遥远距离的。

如果在这种传统的书法艺术审美语境中去观察
和欣赏梅国云的作品，简单地来判定，那么得出的结
论是：这些笔墨作品在传统书法这条道上不值一提，
甚至是“非法”的。它是非标准的书法，或者说不是书
法。梅国云的笔墨，无意于书法技艺的刻画，他不是要
进入传统书法美学的系统内部，而是另辟蹊径，通过
回归文字本身的象形所指，借笔墨来沟通世界，通过
笔墨意象之外的意味与社会建立种种关系，表达自己
的在场感。这和当下的艺术流变息息相通。

当今世界，自然物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与他者、与

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要使艺术“幽栖穷岩，外缘两
绝”是很难的。可以说，我们处在一个“大系统”时代，
艺术的发生很难自绝于当代社会，有思想的艺术家很
难对世象视而不见，艺术与艺术家本身都有强烈的走
向公众的欲求。艺术如今在不断向公众展示它无限的
可能性，“美”早已不再是艺术唯一的标准名片。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任何东西都能经由艺术家
变成艺术品。艺术家的创作是自由的，所使用的材质
不再拘束于某种单一的特定媒介，只要存在的材质，
都可以对其进行艺术创造。当代艺术家常会打破可能
的存在边界，让无限可能性的创造得以实现。要达到
这样的艺术目的，那么，重复过去、重复他者就意味着
对艺术的伤害。

技术只是达到艺术的手段，技术并非艺术。技术
的好坏不能成为评判艺术的关键。在这种语境下的笔
墨书写，即便技术纯熟，倘若只是机械似的书写，是不
入心胸的模仿和重复，不管是否达到标准的技法，都
会显得形迹可疑。梅国云的笔墨作品，则试图用艺术
去沟通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作品，皆对社会现象与
自身思想有强烈的所指，想要跨越笔墨平面的限制，

努力从寻常文字书写中达到某种原创性的发现，而非
重复前人的书法技艺以达到熟巧的审美。事实上，中
国文字的本质，就在象形所指里面，梅国云的水墨，重
点就是重回象形表义的内部去构造审美趣味，而非传
统书法所注重的线条笔画的情趣化。

名为《空》的笔墨作品，类似于出家人打坐的象
形，带有些许游戏味道，空间上大量留白。整个意象取
自传统文化中的佛道思想，所指为空无观。只有体悟
空性，才能达到真，这是佛道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不
过这一作品，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关系，
但还停留在以书法入画或以画技入书法这类简单的
技艺上的思考。只有到了《回家》《双福》等作品，他的
笔墨才突破了某种边界，开始与真实世界发生关系，
从社会内部去思考艺术、表现艺术，也使其作品有了
开放性的品格，有了更多可能性。

艺术是相当有趣的东西，它的发生有时是不可控
的，它不会按某个人的设想去演进，而是随时间、空
间、际遇的不同发生种种变化。人为限定的作品，最终
只能是标准化的实用产品，它们离艺术很远，离装饰
品很近，不管其技术多么完美，最终只是种“伪艺术”。
艺术与现实发生关系后，往往会超越作者的创作初
衷，它会朝向世界内部打开自己的入口，让作者与观
者自进其门。

艺术发展至今，已不再局限于传达某种意蕴，更
多的是给大家打开另一扇隐秘的思想与想象的窗。
就拿《双福》来谈谈吧。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进入这
幅作品，如果从内往外看，这幅笔墨所表现的，就像
一个人正在打开两扇门，迎接红红火火的喜庆天地。
我们可以从中联想到中国人对幸福的种种追求与期
望。不过从外往内看，作品却是另一种面目，可以有
另一重解读。《双福》创作的根源，对应的是对幸福的
思索与追问。

当然，没必要特意去给创意附加这么重的东西，
创作者或许只是在受到某些触动后，不断去享受创造
与想象的自由罢了。但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与
世界发生了关系，它就存在种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
让人去思索世界的本质问题。我在谈梅国云作品的时
候，其实是在观察自己与这些作品发生的关系，与梅
国云的创作思想有关，也无关。事实上，最有发言权的
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对作品的阐述。面对真正的艺术
作品，我们只管去欣赏就好了。

（作者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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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豪的生命意志唐宋文豪的生命意志
——读桃气《最是人间少年狂》有感

□段宗社

早年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都特别热
衷于指导学生阅读各类人物传记。罗曼·罗兰《名人传》
中有关贝多芬的文字，经常被老师和同学们深情朗诵，
我们还会摘取其中语段编成试题，引导学生领悟人类
面对苦难的毅力与不断进取的精神。还有《美国十二名
人传略》，勇敢的女护士克拉拉·巴顿，在瓦尔登湖畔亲
近大自然的梭罗，以及慈善家卡内基，都是同学们津津
乐道的人物。更多的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如《史记》
中的汲黯、李广传，《汉书》中的苏武传、《后汉书》中的
蔡伦传等，都要印发给学生反复阅读。读名人传记，直
接的好处就是积累作文素材，高考作文经常涉及个人
成长的话题，伟大人物的人生故事是可靠的励志材料。
另外，高考语文中的文言文阅读，大多数年份都会选中
国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作为阅读材料。所以，阅读各类人
物传记，了解诗文佳作的创作背景，简直就是语文学习
的基本功。

今读桃气《最是人间少年狂》一书，觉得这不就是一
本我们语文老师特别感兴趣的传记作品吗？全书16篇，
每一篇都以一位文豪的大名为题。唐代9位：张九龄、刘
禹锡、李白、杜甫、韦应物、张籍、白居易、元稹、温庭筠；
宋代7位：柳永、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
弃疾。16位文豪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作品选在中小学
语文课本上。你可能觉得张籍不那么有名，但别忘了他
的《秋思》绝句就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洛阳城里
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别又
开封。”这本传记作品中的16位文豪，显然出自作者的
精心选择，了解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古典诗文作家的生
平事迹，无疑可以陶冶情操，提升语文素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两句写月光的诗，早
在小学三年级就会背了。这两句出自哪一首诗？谁写
的？读本书第一篇《张九龄》，所有答案均在其中了。张
九龄是开元盛世的宰相，到开元后期，玄宗皇帝听信奸
相李林甫，随意提拔节度使牛仙客做四部尚书。张九龄
和监察御史周子谅坚决反对，结果周被杖杀，张被贬为
荆州长史。这首《望月怀远》就是诗人在荆州城楼孤独
望月时吟诵出的，想象作者的处境及当时的具体场景，
会对这首诗孤独怀远的心境有更多理解。在荆州贬谪
期间，他写出了一生中最好的《感遇》十二首，其中第二
首被蘅塘退士放在《唐诗三百首》第一首的位置，“草木
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桃气写张
九龄，就从这两句诗引出，她说“草木并非草木，美人也
非美人”，那是什么？原来“草木”是一代名相被罢黜后
的自我认定，“美人”隐指皇帝。何谓“本心”？张九龄坚
持认为官爵封赏事关国家兴亡，不可草率，他引《左传》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就是一种信念和担当。可惜
他引经据典试图说服皇帝，却被李林甫指为“拘于古
义，失于大体”的“文吏”习气。史书记载，张九龄被贬之
后，朝廷大臣“持禄养恩，无敢庭议”，大家领着朝廷的
俸禄，没有人再敢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安禄山这样的
奸人趁机上位，唐朝的覆亡由此肇端。桃气说：“当我翻
遍那一摞摞厚厚的史册，果然发现看似风轻云淡的诗
句背后，竟然隐藏着那么多血泪与悔恨交织的前尘往
事。”阅读诗歌，就是要“知人论世”，就是要回到诗歌本
身的历史背景。《最是人间少年狂》一书，无疑为唐宋诗
词提供了广阔而细致的历史背景。

刘禹锡的诗名比不上李白、杜甫、白居易，而且出
生比李、杜晚得多，但作者把他的传记放在了第二篇的
位置。突出刘禹锡的地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文在语文

课中选篇众多，此外也许还有一种引领主旨的用意。作
者在标题位置引述了他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并用今人口吻加以批注：“只要整不
死，就豪横到底！”我猜想桃气是要拿刘禹锡的“豪横”
来引领全书主旨。全书的总名是“少年狂”，所要表现的
总体精神就是“豪横”。唐诗有“颍川豪横客，咸阳轻薄
儿”，“豪横”给人一种生命力健旺的少年气象。这不是
一种老于世故、圆滑狡黠、精致利己，而是一种笑傲江
湖、不低头、不屈服的正直气魄。

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出生，他们一生都在诗酒唱
和。白乐天写诗给刘郎说：“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
无奈何。”说好友诗写得好，命运却很糟糕。正如选在课
本上的那首著名的诗所说：“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
年弃置身。”刘禹锡出身官宦世家，贞元九年（793），年
仅22岁就进士及第，十年后官至监察御史，有机会参
与顺宗朝的“王叔文变法”，结果顺宗早逝，即位的宪宗
皇帝打击变法者，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参
与者被贬到偏僻荒凉的西南州郡作司马，史称“八司
马”。十年后的元和十年（815）二月，刘、柳等人被召回
京，本来有一次复职机会，但刘禹锡写了一首《元和十
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说“玄都观里桃
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我刘郎被贬出朝，你们才
有机会的。“看花诸君子”是哪些人？肯定有尚书省的新
贵，他们读了是什么感觉？一个戴罪之人，好不容易有
回京复职的机会，理应深居简出、谨言慎行才是，他却
如此张扬，结果是“人嘉其才而薄其行”。这年三月，朝
廷下诏，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被贬
到更远的地方。

其后又过了12年，期间宪宗皇帝被宦官所杀，穆
宗也驾崩了，敬宗即位的第4年，大和二年（828）三月，
由宰相裴度等人荐举，他再一次返回长安，任主客郎
中。当年三月，又是桃花盛开的时节，玄都观中已经没
有桃树，他还是前往游览，又作了那首“前度刘郎今又
来”的绝句，还加上一段长长的序言，声明“以俟后
游”——让人觉得他又有点膨胀了。果然，大和五年
（831）十月，60岁的刘禹锡再次外放，出任苏州刺史。
欧阳修在传记中不无惋惜地说：“终以恃才褊心，不得
久处朝列。”“褊心”语出《史记》，司马迁称汲黯为“褊心
之人”，而李德裕却称汲黯为“豪侠”，说他是历史上少
有的“义气”之士。可见所谓“褊心之人”，其实是偏执而
不善迎合变通之人。这样的人往往遵从内心，不会因为
功名利禄的诱惑而变得圆滑世故。

我赞同桃气以“豪横”称道刘禹锡，这是一种面对
命运的姿态。他二十三年被弃置在外，却依然有沉甸甸
的文学业绩。他的《陋室铭》，是古代“铭”体文中写得最
好的，五代时就有人推崇摹仿，今天更是初中生必背篇
目。他写有“秋日胜春朝”“为霞尚满天”这样的千古名
句，《竹枝词》《金陵五题》等一直是大中学生语文课程
的必读篇目。白居易称他是“诗豪”，以为他的诗无人能
敌。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逾古稀的刘禹锡预感自

己到了生命尽头，奋力写下一篇《子刘子自传》，称“建
桓立顺，功归贵臣”——皇帝的废立，都是宦官说了算，
勇敢地道破朝廷真相，并为早年亲身参与的“变法”作
了最后辩解。是的，一个人在命运的重压下依然能够昂
首，能够直言不讳，岂不就是“豪横”？这背后有健旺不
屈的生命意志做支撑。我猜想《最是人间少年狂》这本
书，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这四个字：生命意志！拥有强
健的生命意志，在人生的波涛中沉浮。只有豪横不屈，
方能显现一种价值、一种精彩。

最欣赏桃气在写苏轼时所引述的陆游的几句话：
“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
然。”说苏轼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把国家社稷安危置
于个人祸福之上。这又何尝不是陆游本人的平生意念！
桃气写到陆游时说：“曾经无数次悲伤，却没有一次是
为自己。他的心太大，装得下整个国家；他的心又太小，
小到只有国家，掺杂不下丝毫的世俗，连做梦都是在杀
敌途中。”不只是陆游，还有李清照，她鄙视丈夫怕死不
抵抗的行径，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诗
篇加以讽刺，这首诗成为后世志士仁人的强心剂。也不
止易安居士，书中的16位文豪，哪一个不是将国家道
义置于个人祸福之上？贫穷卑微如张籍者，本可以依附
节度使李师道而获得富贵，但他明白自己不能跟无良
之人合作，于是用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委婉拒绝。
《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中国
历史上真正的君子，都乐天知命，以简易恒常之心对待
命运。

桃气书写16位唐宋文豪的传记，也是在为流播千
载的道义和正气代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作
者用轻快的笔墨，将文豪们的诗篇和故事一一讲述，各
人境遇不同，各有各的趣味和精彩。读者披文入情，从
每一篇文字中都能感受到一股“凛然生气”。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甲辰年的桂花晚开了，《暹春纪》也赶在秋天的最后
时刻出了世。

《暹春纪》一以贯之以老武汉为背景，且与我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似是姊妹篇，因书名都带着春字，
连主人公的名字也一字之差，一个是宝春，一个是暹春，
还同为私生女。然两部作品从时间和背景已有了区分，

《汉口之春》写武汉友渡桥一带普通民众的生活，时间跨
度是从武汉解放前夕至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暹春纪》
则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背景选择了汉口的汉
正街与汉阳的洗马长街两个重要地标。两部作品都写到
了20世纪50年代，但《暹春纪》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是对
那段历史的重要补充和拓展，由此呈现的风貌更为多姿
多彩，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个
性特征也各有不同，命运迥异。

作品的蕴涵与创作的早晚有
关，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汉口
之春》出版于2013年，写作很顺，
仅用半年就完成了。《暹春纪》则
是疫情前开的头，写了3万多字，
却没做好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准
备，就放下了。

2021年初冬，我来到久违的
汉正街。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成
为全国首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一
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不断上演，
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
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故
事。90 年代初，我也曾在此居住
过几年，当时的家就在花翎巷里，
从朝南的阳台越过层层叠叠的屋
瓦，就能看到悠悠的汉水。我深深
感受过汉正街的嘈杂和喧闹，对
摩肩接踵人挤人的堵塞场面记忆
犹新。如今，混杂着各种商品气味
的狭长老街已不见踪影，道路都
扩展了，高楼大厦取代了高低错
落的老房子，充满时尚气息，商铺
也都搬进楼内，成为商城。走到大夹街深处的药帮巷，才找到一些旧时的痕迹，那
条“硕果仅存”的青石板路，蜿蜒百米长，两旁依旧是老房子，市二色织布厂的四
层白楼所幸还在。我在那门前站了好一会儿，回想曾外祖父、外祖父曾从这里进
进出出，不免心绪万千。

往事历历如前，石板路似在延伸，狭长的正街望不到头，店铺招牌密密匝匝，
烟气袅袅，人声喧阗。我穿行在人流中，就像暹春上街时一样。

小说于是有了进行下去的可能。
然而，我与大部分人一样，对汉正街的印象还停留在80年代后火遍全国的

小商品市场，曾以为它的起步也是这个时期。现成的资料和一些文学作品也多是
80年代后的汉正街，此前的内容寥寥无几，唯有清代竹枝词记录一些曾经的景
象。但药帮巷让我的思绪得以拓展，如同当初写《汉口之春》一样，想跳出80年代
的模板，向更悠远的岁月回望。

这自然是了解历史后的拓宽。都知道武汉分三镇，然从隋代起，这里就形成
汉阳、武昌“双城夹江”的格局。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劈出一个
水汪汪的汉口，随后各处商民渐渐在水口两岸建房造屋，商船来此停泊，过去满
滩芦花、鱼跃凫飞的泽国迅速发展崛起。汉口形成后，不仅在武汉三镇中后来居
上，且一跃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汉口因河而兴，因商而活，“十里帆樯依市立，
万家灯火彻宵明”，写的就是当时汉口口岸（汉正街一带）的繁荣景象。汉正街是
汉口之正街，也是设立许多地方官署的官街，汉正街是汉口商脉，是汉口的城市
之根，当然是反映武汉这座城市沧桑变化的重要窗口。

汉阳的洗马长街也是多年的关注点。曾经的洗马长街是汉阳最具特色之地，
商业繁盛，人文荟萃，傍依久负盛名的晴川阁，背靠三国时建过鲁山城的龟山，唐
代诗人崔颢曾站在黄鹤楼上眺望长江对岸的绮丽风景，触发诗情，留下“晴川历
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名句。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如今仅空有一个洗马
长街的路名，现存的资料和图片也是寥寥无几，文学作品几近空白。

由此，再现当年的汉正街和洗马长街，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背景，实为
一件有难度的事情。于我而言，从最初写30年代汉口徽商爱情命运的中篇处女
作《百年之约》起，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指向，之后《汉口的风花雪月》《武汉的沉香
浮影》等一批老武汉系列小说陆续问世，确如立下约定。我总想拾掇那些遗落的
精华、蒙尘的珍宝，这成了我长久以来的追求，乐此不疲。

《暹春纪》的创作过程缓慢而艰辛，资料奇缺，时常因无米下锅而停滞不前。
每到这个时候，就得走出去，寻访旧迹，大海捞针一般四处搜寻可用的材料。这个
过程繁杂而琐碎，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再变成小说的元素。但又不能天马
行空地随意编造，要尊重历史真实，才能得到读者认可和信服。历史小说的真实
感，并非只来自简单的史实再现，而是人物与时代水乳交融，历史与现实勾连，使
作品具备更丰富的精神内核。每部作品问世，都是向读者交一份答卷，下了多大
的功夫，逃不过读者的眼睛。虽说我写老汉口已被众多读者熟知，却不敢因之前
的褒奖而陶醉，反而更加小心谨慎，唯恐读者厌倦和失望。写一部长篇小说确是
一次修行，也似登山，需要储备足够的脑力和体力，舍弃身外的负累，心无旁骛，
经过无数阻碍和险境，才能抵达目的，修成正果。

《暹春纪》虽以女主人公暹春的命运为主线，但涵盖面广，力求从各角度反映
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更具时代性和厚重感。小说以暹春出生的兔年起笔，正是不
同寻常的1927年，北伐军在武汉建立国民政府。20世纪20年代，正是汉口经济快
速发展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江航运和京汉铁路两擎并驱，武汉成
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武汉国民政府虽只有短暂的几个月，但对武汉影响
深远。也是这一年，三镇才正式有了武汉市的命名。

暹春的足迹在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延展着，如同她颠沛流离的命运，从汉正街
到洗马长街，她眼里的情景渐渐变成长长的画卷。她本可以一直画下去，但父亲的惨
死改变了她，逐渐从懵懂的小姑娘成长为能干的小会计，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她的哥
哥吕汉树的成长轨迹是另一条主线，由此拓宽了小说的维度和视野。汉树本是我一
位祖辈亲人的名字，以此纪念，也恰到好处，表现了武汉人豪迈坚定的性格。

小说写到百废待兴又意气风发的50年代，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渐次展开，
如解放之初新生政权与敌特的生死较量，抗美援朝，1954年抗洪胜利，公私合营，
以及建设中苏友好宫和武汉长江大桥等。中苏友好宫即曾经的武汉展览馆，是老
武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不仅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还特地附上一幅插图。

我不擅绘画，偶尔涂鸦。那日心血来潮画了一幅《暹春上街》，发给责编宋辰
辰老师，宋老师看后回复，这画很有意思，可以做插图。得此鼓励，我脑子一热，夸
口再画几张试试。犹是赶鸭子上架，便冒着炎热陆续又画了5幅，其中《暹春在汉
阳江滩》还用在了封面上。

十年前，我写了一部描写1938年武汉抗战的长篇小说《倾城》，首次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汉口之春》《大智门车站》一样，入选中国作协年度重点作品
扶持项目。此次《暹春纪》再次得到作家出版社厚爱，不仅予以小说文本充分的尊
重，还给予作者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实为此书的幸运。

2018年2月，我有幸成为汉字“暹”和“瑛”的守护者。瑛，让人不禁想到《红楼
梦》里的“神瑛侍者”，而后，我将苏瑛作为中篇小说《莫失莫忘》女主人公的名字。
暹，日光升起的意思，用以兔年初春卯时生的暹春，似乎天赐。

甲辰之春，汉阳晴川阁里花红绿柳，我在清朝名士毛会建所书“山高水长”的
碑帖旁流连徘徊。康熙甲辰龙年的一天，在晴川的绿荫下，毛先生借着醉意挥毫
泼墨，写下这雄浑豪放的四个大字。

300年后，受先生之风浸润的暹春，重拾画笔，准备再绘晴川。又一个甲辰龙
年，一部描写她半生传奇的《暹春纪》，也应运而生。

似一场轮回，彼此穿越不同时空相逢了。

念
你
如
暹

□
姜
燕
鸣

《暹春纪》，姜燕鸣著，作家出版社，
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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